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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上 
 

那一年下学期 我们的寄宿舍被学校派到一个尼姑庵里 莫斯科的

教堂很多 其数目我虽然没有调查过 但我听人家说 有一千余个 革

命前 这些上帝的住所 教堂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也就同中国共

和未成立以前的庙宇一样 可是到了革命后 因为无神论者当权 这些

教堂也就大减其尊严了 本来异教徒是禁止进教堂的 而我们现在这些

无神论者把尼姑庵一部分的房子占住了做寄宿舍 并且时常见着庵内的

尼姑或圣像时 还要你我说笑几句 一点儿也不表示恭敬的态度 这真

教所谓 上帝 者难以忍受了  

我们的尼姑庵临着特威尔斯加牙大街 房屋很多 院内也很宽绰

并有许多树木 简直可以当作一个小花园 每天清早起来 或无事的时

候 我总要在院内来回绕几个圈子 散散步 尼姑约有四十余人 一律

穿一身黑的衣服 头上围披着黑巾 只露一个脸出来 其中大半都是面

孔黄瘦 形容憔悴的 见着她们时 我常起一种悲哀的感觉 可是也有

几个年纪轻些 好看一点的 因之我们同学中欲吊她们膀子的 大约也

不乏其人 有一次晚上 我从外边走进院内 恰遇一个同学与一个二十

几岁的尼姑 立在一株大树底下 对着说笑着 他们一见着我 即时就

避开了 我当时很懊悔自己不应扰乱他人的兴趣 又想道 你们也太

小气了 这又何必 从此我格外谨慎 纵不能成全他人的好事 但

也不应妨害他人的好事 况且尼姑她们是何等的不自由 枯寂 悲哀  

恰好这一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下了大雪 天气非常之冷 与我同

寝室的是三个人 一个波斯人 一个高丽人 还有一位中国人 C君

我们寝室内没有当差的 如扫地和烧炉子等等的事情 都是我们自己做

实是实行劳动主义呢 这一天晚上既然很冷 我们就大家一齐动手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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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子烧起 燃料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白杨树 白杨树块非常容易燃烧 火

力也非常之大 炉子烧着了之后 我们大家就围坐起来 闲谈起来 我

们也就如其他少年人一样 只要几个人坐在一块 没有不谈起女人的

比得 你看安娜好不好 我今天在街上遇着了一位姑娘真是美貌

啊 她那一双明珠似的眼睛 你娶过亲没有 我知道你爱上那一

位了 唉 娶老婆也好也不好 我们东一句 西一句 大半

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情 那一位波斯同学说得最起劲 口里说着 手

脚动着 就同得着了什么宝物似的 可是这一位高而同学总是默默地不

肯多说话 并且他每逢听到人家谈到恋爱的事情 脸上常现出一种悲戚

的表情 有时眼珠竟会湿了起来 我常常问他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么

他或强笑着不答 或说一句 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 他虽然不愿意真

确地对我说 但我总感觉他有伤心的事情 他的心灵有很大的伤痕  

这位高丽同学名字叫李孟汉 是一个将过二十岁的美少年 他实在

带有几分女性 同人说话时 脸是常常要红起来的 我时常同他说笑

在同学面前 我时常说他是我的老婆 当我说他是我的老婆时 他总是

笑一笑 脸发一发红 但不生气 也不咒骂 我或者有点侮慢他 但我

总喜欢他 爱与他亲近 就仿佛他的几分女性能给我一些愉快似的

同时 我又十分地敬重他 因为他很用功 很大量 很沉默 有许多为

我所不及的地方 他不讨厌我 有时他对我的态度 竟能使我隐隐发生

安慰的感觉  

我们围炉谈话 波斯同学 他的名字叫苏丹撒得 首先提议

以为我们大家今晚应将自己的恋爱史叙述出来 每人都应当赤裸裸地

不应有丝毫的瞒藏 这时 C君出去找朋友去了 大家要求我先说 这实

在把我为难住了 我说我没有恋爱过 无从说起 可是苏丹撒得说 不

行 不行 维嘉 你莫要撒谎 你这样漂亮的少年 难道说你在中国没

有爱过女人 或被女人爱过 况且你又是诗人 诗人最爱的是女人 而

女人也爱好诗人 李孟汉 你说是不是呢 他向着李孟汉说 李孟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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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笑而不答 于是又转脸向着我说 你说 你说 撒谎是不行的 我

弄得没有办法 不说罢 他们是不依我的 说罢 我本没有有趣味的恋

爱史 又怎么说起呢 不得已 我只得撒谎了 只得随嘴胡诌了 我说

我当作学生会会长的时候 有许多女学生写信给我 说我如何如何地有

作为 文章做的是如何如何地好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之美丽

曾屡次要求我爱她 但我当时是一个白痴 竟辜负了她对于我的爱情

我说 我有一次在轮船上遇着一个安琪儿一般的姑娘 她的美貌简直是

难以用言语形容出来 我想尽方法 结果与她亲近了 谈话了 她是一

个极美丽而有知识的姑娘 在谈话中 我感觉得她对我表示很温柔的同

情 我说至此 苏丹撒得兴奋起来了 便笑着说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爱上你的了 你真是幸福的人啊 但是后来

呢  

后来 后来 唉 结果不 不大好  

为什么呢 苏丹撒得很惊异地说 难道她不爱你  

不 不是 我是一个蠢人  

维嘉 你说你是一个蠢人 这使我不能相信  

苏丹撒得 你听我说了之后 你就晓得我蠢不蠢了 我俩在轮船

上倚着栏杆 谈得真是合意 我敢说一句 她对于我实在发生了爱苗

而我呢 自不待信 谁知后来船到岸的时候 她被她的哥哥匆匆忙忙地

催着上岸 我竟忘记了问她的住址和通信处 我俩就这样地分别了

你们看 我到底蠢不蠢呢 我害了一些时相思病 但是 没有办法  

啊 可惜 可惜 真正地可惜 苏丹撒得说着 同时也唏嘘着

似觉向我表示很沉痛的同情的样子 但李孟汉这时似觉别有所思 沉默

着 不注意我俩的谈话  

你现在一言不发的 又想到什么事情了 我面对着李孟汉说

我现在将我的恋爱史已经说完了 该临到你头上了罢 我总感觉你的

心灵深处有什么大悲哀的样子 但你从未说出过 现在请你说给我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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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罢 我的爱 我的李孟汉 我时常这样地称呼他 否则 我不饶恕

你 他两眼只是望着我 一声也不响 我又重复一遍说 我已经说完

了 现在该你说了 我的爱 你晓得么  

李孟汉叹了一口气 把头低了 发出很低的 而且令人觉得是一种

极悲哀的声音  

你们真要我说 我就说 我想 我在恋爱的国度里 算是一个最

悲哀的人了  

那么 就请你今晚将自己的悲哀说与我们听听 苏丹撒得插着

说  

今年三月间 我得着确信 是一个自汉城逃跑来俄的高丽人告诉

我的 我的爱 我的可怜的她 在悲哀的高丽的都城中 被日本人囚死

在监狱里了 李孟汉说着 几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哎哟 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苏丹撒得很惊叹地说 但我这时一

声不响 找不出话来说 但是因为什么罪过呢 李孟汉  

什么罪过 苏丹撒得 你怕不知我们高丽的情形罢 我们高丽自

从被日本侵吞之后 高丽的人民 唉 可怜啊 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

终日在日本人几千斤重的压迫之下过生活 什么罪过不罪过 只要你不

甘屈服 只要你不恭顺日本人 就是大罪过 就是要被杀头收监的 日

本人视一条高丽人的性命好像是一只鸡的性命 要杀便杀 有罪过或无

罪过是不问的 可怜我的她 我的云姑 不料也被万恶的日本人虐待死

了  

李孟汉说着 悲不可抑仰 此时我心中顿觉有无限的难过 大家沉

默了几分钟 李孟汉又开始说  

我现在是一个亡命客 祖国我是不能回去的 倘若我回去被日

本人捉住了 我的命是保不稳的 哎哟 我的好朋友 高丽若不独立

若不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是永远无回高丽的希望

的 我真想回去看一看我爱人的墓草 伏着她的墓哭一哭我心中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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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望探望我祖国的可怜的 受苦的同胞 展览展览我那美丽的家园

但是我呀 我可不能够 我不能够  

李孟汉落了泪 苏丹撒得本来是爱说话的人 但现在也变成沉默的

白痴了 我看看李孟汉他那种悲哀的神情 又想想那地狱中的高丽的人

民 我就同要战栗的样子 李孟汉用手帕拭一拭眼 又望着我说  

维嘉 你真猜着了 你时常说我有什么悲哀的心事 是的 祖国

的沦亡 同胞的受苦 爱人的屈死 这岂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么

维嘉 我若不是还抱着解放祖国的希望 还想无论何时能够见见我云姑

的墓草 我怕久已要自杀了 我相信我自己的意志可以算得是很坚强的

我虽然有无涯际的悲哀 但我还抱着热烈的希望 我知道我的云姑是为

着高丽而死的 我要解放高丽 也就是安慰我云姑的灵魂 也就是为她

报仇 维嘉 你明白我的话么  

我明白你的话 李孟汉 不过我想 希望是应当的 但悲哀似乎

宜于减少些 好 现在就请你述一述你与云姑恋爱的经过罢 明日上半

天没有课 拉季也夫教授病了 我们睡迟些不要紧 苏丹撒得 你在想

什么了 为什么不做声了  

我听他的话 听得呆了 好 李孟汉 现在就请你说恋爱的历史

罢  

李孟汉开始叙述他与云姑的历史  

唉 朋友 我真不愿意说出我同云姑中间的恋爱的历史 不

我不是不愿意说 而是不忍说 说起来要使我伤心 要使我流泪 我想

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的云姑那样更美丽的 更可爱的 更忠实的 更令人

敬佩的女子 也许实际上是有的 但对于我李孟汉 只有云姑 啊 只

有云姑 你们时常说这个女子好 那个女子漂亮 我总没有听的兴趣

因为除了云姑而外 再也没有女子可以占领着我的爱情 引诱我的想象

我的爱情久已变为青草 在我的云姑的墓土上丛生着 变为啼血的杜鹃

在我的云姑的墓旁白杨枝上哀鸣着 变为金石 埋在我的云姑的白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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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 当作永远不消灭的葬礼 任你一千年也不会腐化 变为缥缈的青

烟 旋绕着 缠绵着 与我的云姑的香魂化在一起 朋友 我哪有心肠

再谈女子的事情 再做恋爱的美梦呢  

高丽是滨海的岛国 你们只要是读过地理 大约都是晓得的 说

起来 我们的高丽实在是一个气候温和 风景美丽的地方 高丽三面临

海 而同时又位于温带 既不枯燥 又不寒冷 无论山川也罢 树木也

罢 蒙受着海风的恩润 都是极美丽而清秀的 高丽国民处在这种地理

环境之中 性情当然生来就是和平而温顺的 所谓文雅的国民 可惜高

丽自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之后 文雅的高丽的国民沉陷于无涯际的

痛苦里 不能再享受这美丽的河山 呼吸温暖的海风所荡漾着的空气

日本人将高丽闹得充满着悲哀 痛苦 残忍 黑暗 虐待 哭泣 日

月无光 山川也因之失色 数千年的主人翁 一旦沦于浩劫 山川有灵

能不为之愤恨么 哎哟 我的悲哀的高丽  

维嘉 你大约知道鸭绿江是高丽与中国的天然的国界罢 鸭绿江

口 江水与海水衔接的地方 有一虽小然而极美丽的 C城 C城为鸭

绿江出口的地方 因交通便利的关系 也很繁华 又一面靠江 一面凭

海 树木青葱 山丘起伏 的确是风景的佳处 唉 算起来 我已经六

年离开美丽的 C城的怀抱了 我爱高丽 我尤爱高丽的 C城 因为它是

我的生长地 因为它是我与云姑的家园 是我与云姑一块儿从小时长大

的乡土 朋友 我真想回到 C城 看看我与云姑当年儿时玩耍的地方

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 现在对于我李孟汉 这真是幻想啊  

C城外 有一柳树和松树维生的树林 离城不过一里多地 这树

林恰好位于海岸之上 倘若我们坐船经过 C城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这一个黑乌乌的树林 并可以看见它反射在海水中的影子 树林中尽

是平坦的草地 间或散漫地偃卧着有几块大石头 它们从什么地方搬

来的呢 我可说不清楚 这块树林到冬天时 柳树虽然凋残了 然因有

松树繁茂着自己的青青的枝叶 并不十分呈零落的现象 可是到了春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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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柳丝漫舞起来的绿波 同时百鸟歌唱着不重样的天然的妙曲

鸣蝉大放起自己的喉咙 从海面吹来令人感觉着温柔的和风 一阵阵地

沁得人神清气爽 这树林真是一个欣赏自然妙趣的所在啊  

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只要是天不下雨 有一对小孩 一

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差不多整日地在这树林中玩耍 两个孩子年纪相

仿佛 都是六七岁的样子 照着他俩的神情 简直是一对人间的小天使

那个男孩子我们暂且不讲 且讲一讲那个天使似的女孩子 她那如玫瑰

一般的小脸 秋水一般的有神的眼睛 朱砂一般的嫩唇 玉笋一般的小

手 黑云一般的蓬松松的发辫 更加上她那令人感觉着温柔美善的两个

小笑涡 唉 我简直形容不出来 简直是一个从天上坠落下来的小天使

啊 朋友 你们或者说我形容过火了 其实我哪能形容她于万一呢 我

只能想象着她 然而我绝对形容不好她  

这一对小孩子总是天天在树林中玩耍 有时他俩在树林中顺着草

地赛跑 有时他俩捡树棍子盖房子 笑说着这间厢房我住 那间厢房你

住 还有一间给妈妈住 有时他俩捡小石头跑到海边抛到水里 比赛谁

抛得远些 而且落得响些 有时他俩并排仰卧在草地上 脸向着天空

看一朵一朵的白云飞跑 有时他俩拿些果品烧锅办酒席请客 有时他俩

并排坐着 靠着大石头 叙诉些妈妈爸爸的事情 听人家说来的故事

或明天怎样玩法 有时他俩手携着手并立在海岸上 看船舶的往来 或

海水的波荡 他俩虽然有争吵的时候 但总是很少 并且争吵后几秒

钟又好将起来 从未记过仇 他俩是分不开的伴侣 差不多没有不在一

块儿的时候 一对小孩子无忧无虑 整日培育在自然界里 是何等的幸

福啊  

朋友 这一对小孩子就是十几年前的我与云姑 唉 这已经是十

几年前的事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 怎样才能恢复转来呢 怎样想方法可

以使我与云姑重行过当日一般的幸福生活呢 想起来 我好生幸福 但

又好生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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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云姑都是贵族的后裔 我姓李 云姑姓金 金李二族在高丽

是有名的贵族 维嘉 你或者是晓得的 自从日本将高丽吞并后 我的

父亲和云始的父亲都把官辞去了 退隐于林下 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

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照着亲戚讲 又是极亲近的表兄弟 我俩家都住在

树林的旁边 相距不过十几步路 他俩老人家深愤亡国的羞辱 同胞的

受祸 但一木难支大厦 无能为力 因此退隐林泉 消闲山水 他俩有

时围炉煮酒 谈到悲哀的深处 相与高歌痛哭 那时我与云姑年幼无知

虽时常见两位老人家这般模样 但不解其中的原由 不过稚弱的心灵起

一番刺激的波动罢了 后来我与云姑年纪渐渐大了 因之他俩老人家所

谈的话 也渐渐听得有几分明白 并且他俩老人家有时谈话 倘若我俩

在旁时 常常半中腰把话停止了 向我俩簌簌地流泪 这真教我两个

稚弱的心灵上刻了不可消灭的印象  

现在且不说他俩老人家的事情 我与云姑真是生来的天然伴侣

从小时就相亲相爱 影不离形地在一块儿生活 我俩家是不分彼此的

有时她在我家吃饭 有时我在她家吃饭 吃饭总要在一张桌子上 否则

我两个都吃不下饭去 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 也就如她的父亲和我的父

亲一样 也是和睦得非常 对于我俩的态度 也从未分过畛域的 我与

云姑处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下 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俩年纪大了些 便

开始读书 云姑的父亲当教师 我俩所念的书是一样的 先生给我俩上

书讲得一样多 可是云姑的慧质总比我聪明些 有时她竟帮助我许多呢

每日读书不过三四小时 一放学时 我俩就手牵着手儿走到林中或海边

上来玩  

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 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离我俩家不远有一

位亲戚家 算起来是我的表兄 他结婚的时候 我与云姑被两位母亲带

着去看了一回 第二天我俩到林中玩耍时 就照样地仿效起来 她当

作新娘子 我当作新郎 这时正是风和草碧 花鸟宜人的春天 我俩玩

得没趣 忽然想起装新娘和新郎的事情来 于是我采了许多花插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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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辫上 她也就低着头装作新娘的样子 我牵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我俩本是少小无猜 虽然装作新娘和新郎的模样 实还不知新娘和新郎

有什么关系 一对小新人正走着走着 忽然从林右边出现了两个人 原

来是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 他俩走到我俩的面前来 疑惑地问道 你

俩为什么这种模样儿 我俩虽然是这般地游戏 但见他俩老人家走来

时 也不觉表示出一种羞答答的神情 我俩装新娘和新郎 她是新娘

我是新郎 我俩这般玩 我含羞地答应了一句 两位老人家听着笑

起来了 我的父亲向她的父亲问道 老哥 你看这一对小新人有不有

趣呢 云姑的父亲用手抚弄着自己细而长的胡须 向着我俩很慎重地

看了几眼 似觉起了什么思索也似的 后来自己微笑着点一点头 又向

我的父亲说道 的确有趣 不料这两个小东西玩出这个花样儿 也好

老弟 我俩祝他俩前途幸福罢 当时我不明白云姑的父亲说话的

深意 他已把云姑暗暗地许给我了  

光阴如箭也似地飞跑 真是过得快极了 我与云姑的生活这样慢

慢地过去 不觉已经到十一二岁时期 我俩的年纪虽然一天一天地大了

但我俩的感情并不因之生疏 我俩的父母也不限制我们 每天还是在一

块儿读书 一块儿在林中玩 云姑的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他并不以

冬烘先生的态度对待我俩 有时他还教授一些歌儿与我俩唱 在春天的

时候 林中的鸟声是极好的音乐 我与云姑玩到高兴时 也就唱起歌儿

与鸟声相应和 啊 说起鸟来 我又想起来一椿事情了 有一天晚上

我的一位堂兄由家里到我家来 他带来一只绿翠鸟给我玩 这绿翠鸟是

关在竹笼子里头的 我当时高兴得了不得 因为这只缘翠鸟是极美丽

极好看的 红嘴 绿羽 黄爪 真是好玩极了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度

里 有没有这样美丽的鸟儿 但在我们高丽 这绿翠鸟算是很美丽的了

因为天太晚了 云姑怕已睡着了 我没有来得及喊她来看我新得的宝贝

我这一夜简直没有入梦 一会儿担心鸟笼挂在屋檐下 莫要被猫儿扑着

了 一会儿想到明天云姑见到绿翠鸟时 是何等地高兴 一会儿想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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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堂兄只带了一只绿翠鸟给我 若带来两只时 我分一只给云姑 岂不

更好么 因为一只绿翠鸟 我消耗了一夜的思维  

第二天刚一黎明的时候 我就从床上起来 母亲问我为什么起得

这样早 我含糊答应了几句 连脸也不洗 就慌里慌张地跑到云姑家里

来了 这时云姑还正在酣睡 我跑到她的床沿 用手将她摇醒 快起

来 快起来 云姑 我得到了一只极好看的绿翠鸟 唉 真好看呀 你

快快起来看 云姑弄得莫名其妙 用小手揉一揉两只小眼 看看我

也只得连忙将衣穿起 下了床 随着我 来到我的家里 我把鸟笼从屋

檐取将下来 放在一张矮凳上 教云姑仔仔细细地看 云姑果然高兴的

不得了 并连说 我们要将它保护好 莫要将它弄死了 或让它飞了

谁知云姑抚摩着鸟笼 不忍释手 不注意地把鸟笼的口子弄开了 精

灵的绿翠鸟乘此机会便嘟地一声飞去了 飞到天空去 霎时间无影无踪

我见着我的宝贝飞去了 又气又恼 便哭将起来 向着云姑责骂 我

叫你来看它 你为什么将它放了 你一定要赔我的绿翠鸟 否则我

绝不依你 我去找你的妈妈说理去 哼 哼 云姑见鸟飞去

了 急得脸发红 又见我哭了 并要求她赔偿 她于是也放声哭了 她

说 她不是有意地把绿翠鸟放飞了 她说 她得不到绿翠鸟来赔我

但我当时越哭越伤心 硬要云姑赔偿我的绿翠鸟 我两个哭成一团 惊

动了我的母亲和父亲 他俩由屋内跑出来问 为什么大清早起这样地哭

吵起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哭着说 云姑把我的绿翠鸟放飞了

她一定要赔我的 云姑急着说 不 不是 我不是有意地把绿

翠鸟放飞了 汉哥要我赔他的 我从什么地方弄来赔他呢 原

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一只鸟儿飞了 也值得这样地闹得天翻地覆 云姑

好孩子 你莫要哭了 绝不要你赔 你回去罢 云姑哭着回去了 我

的母亲抚着我的头 安慰了我一番 我才止了哭  

这一天我没有上学 整天闷闷地坐在家里 总觉着有什么失去了

的样子 心灵上时起一种似悲哀又非悲哀的波浪 没有平素那般的愉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2 

平静了 这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绿翠鸟 而是因为云姑不在面前 我初尝

受孤寂的苦味 由感觉孤寂而想起云姑 由想起云站而深悔不应得罪了

云姑 使云姑难过 唉 总是我的不是 一只绿翠鸟要什么紧呢 况

且云姑又不是有意地这样做 她也爱绿翠鸟呀 我为什么要强迫

了她 总都是我的不是 我应当向她赔罪 但是 云姑见我这样地

对她不好 怕一定要不理我了罢 倘若我去赔罪 她不理我 究竟怎么

好 我想来想去 不知如何办才好 最后 我又哭了 哭得更为

悲哀 不过这种哭不是为着绿翠鸟 而是为着云姑 为着我自己不应以

一只绿翠鸟得罪了云姑  

朋友 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着人间的悲哀 我已决定向云姑赔

罪 但怕云姑真正生了气 不愿再理我了 恰好到刚吃晚餐的时候 云

姑家用的一个老妈送一封信给我 照着信封面的字迹 我知道这是云姑

写给我的 我惭愧地向老妈问一声 云姑今天好么 云姑 云姑今

天几几乎哭了一天 大约是同你吵嘴了罢 唉 好好地玩才对 为什么

你又与她斗气呢 你看 这一封信是云姑教我送给你的 老妈不高兴

地将话说完就走了 我听了云姑几几乎哭了一天 我的一颗小心落到痛

苦的深窟里 深深地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的罪过来 我将信拿

在手里 但我不敢拆开 因为我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与我讲和的话 还是

与我绝交的话 我终于战兢兢地把信扯开了  

苏丹撒得不等李孟汉说完 赶紧地插着问 信里到底写什么呢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李孟汉 我替你担心呢 李孟汉微微地笑了一

笑 用手把炉内的白杨树块架一架 便又接着说自己的故事  

自然是好消息啊 我的云姑对于我 没有不可谅解的 这一封信

里说 亲爱的汉哥 我承认我自己做错了事 损失了你所心爱的东西

但是 汉哥啊 请你原谅我 我不是有意地在你面前做错事啊 你肯原

谅我吗 我想你一定可以原谅我 我今天没有和你在一起 我心里是如

何难过啊 汉哥 我的两眼都哭红了 你可怜我一些儿罢 倘若你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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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请你明早在我们平素所靠的大石前等我 我来向你谢罪 我

读了这一封信 朋友 你们想想我是如何高兴呢 但同时我又惭愧的不

得了 我本应当向她谢罪 而她反说向我谢罪 反要我可怜她 唉 这

是如何使我惭愧的事啊  

第二天日出的时候 我起来践云姑的约 向着海边一块大石走去

谁知云姑先我而至 她已站在那儿倚着大石等我呢 我喊一声 云姑

她喊一声 汉哥 我俩互相看着 说不出别的话来 她两眼一红

扑到我的怀里 我俩又拥抱着痛哭一场 为什么哭呢 喜欢过度么 还

是悲哀呢 当时哭的时候 没有感觉着这些 现在我也答应不出来

这时青草上闪着鲜明的露珠 林中的鸟儿清婉地奏着晨歌 平静的海时

起温柔的波纹 一轮新鲜而红润的朝阳慢慢地升起 将自己的柔光射

在一对拥抱着痛哭的小孩身上  

李孟汉说到此处停住了 他这时的脸上很显然地慢慢增加起来悲哀

的表情 一点儿愉快的笑痕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下去了 他将两手合拢着

两眼不转睛地向着炉中的火焰望 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心理学 但我感觉

到他这时的心弦又起悲哀的颤动了 沉默了几分钟 苏丹撒得是一个急

性人 无论什么事都要追根问到底 不愿再继续着忍受这种沉默了 便

向李孟汉说道 你的故事还未说完啦 为什么你不继续说了 我听得

正高兴 你忽然不说了 那可是不行啊 李孟汉 请你将你的故事说完

罢 不然的话 我今夜一定是不能入梦的 维嘉已经说过 明天上半天

没有课 我们睡迟些不要紧 你怕什么呢 快说 快说 李孟汉 我

当然是与苏丹撒得表同情的 便也怂恿着李孟汉将故事说完 我平素是

睡得很早的 这天晚上却是一个例外 睡神不来催促我 我也不感觉到

一点儿疲倦  

李孟汉还是沉默着 我也急起来了 苏丹撒得如生了气的样子 将

李孟汉的左手握住在自己的两手里 硬逼迫他将故事说完 李孟汉很可

怜的样子 向我俩看了几眼 似觉是要求我俩怜悯他 他不得已又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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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了  

唉 我以为说到此地倒是适可而止 没有再说的必要了 再说下

去 不但我自己要难过不了 就是你们听者怕也不会高兴的 也罢 苏

丹撒得 你把我的手放开 我说就是了 唉 说 说 我哪有心肠说

下去呢 你们真是恶作剧啊  

自从我与云姑闹了这一次之后 我俩间的情爱更加浓厚起来了

不过我俩的情爱随着我俩的年纪 我与云姑同年生的 不过我比她大

几个月 渐渐地变化起来了 从前的情爱完全是属于天真的 是小孩

子的 是不自觉的 可是到了后来 这种情爱渐脱离了小孩子的范围

而转到觉悟的时期 隐隐地我俩相互地觉着 我俩不得不相爱 因为我

是她的 她是我的 在将来的生活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伴侣 朋友 我真

描写不出来这时期的心境 而且我的俄国话说得不十分好 更没有文学

的天才 我真是形容不好啊  

光阴快得很 不已地把人们的年纪催促大了 我与云姑不觉已

到了十四岁 唉 在十四岁这一年中 朋友 我的悲哀的不幸的生活算

开始了 俗话说 天有不测的风云 人有暂时的祸福 在我们高丽

朋友 暂时的福是没有的 可是暂时的祸 说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领受着

你或者坐在家里没有做一点儿事情 但是你的性命并不因此就可以保险

的 日本人的警察 帝国主义者的鹰犬 可以随时将某一个高丽人逮捕

或随便加上一个谋叛的罪名 即刻就杀头或枪毙 唉 日本人在高丽的

行凶作恶 你们能够梦见么 任你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富足 怕也不会想

象高丽人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虐待到什么程度啊  

我的父亲是一个热心恢复高丽独立的人 这是为我所知道的 在

这一年有一位高丽人暗杀了某日本警官 日本当局竟说我父亲是主使的

嫌疑犯 这个底细我实在不晓得了 结果 我的父亲被捉去枪

毙 了  

苏丹撒得骇得站将起来 连喊道 这真是岂有此理 这真是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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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 唉 我不料日本人在你们高丽这般地作恶 我听了李孟汉

的话吃了一大惊 苏丹撒得这种态度又把我骇了一跳 李孟汉又落了泪

接着他又含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枪毙了之

后 我的母亲 她 她 唉 可怜她 她也投海死了

苏丹撒得瞪着两眼不作声 简直变成了木偶一般 我似觉我的两眼也潮

湿起来 泪珠几几乎从眼眶内进涌出来了 大家重行沉默下来 窗外的

风此时更呜呜地狂叫得厉害 俄而如万马奔腾 俄而如波涛怒吼 俄而

如千军哭喊 俄而如地覆天翻 这是悲悼高丽的命运呢 还是为李

孟汉的不平而鸣呢  

李孟汉止了哭 用手帕拭一拭眼泪 又悲哀地继续着说道  

倘若没有云姑 倘若没有云姑的婉劝 朋友 我久已追随我的父

母而去了 现在这个地方哪里有我李孟汉 你们又哪里能在这莫斯科见

着我的面 今晚又哪里能听我说话呢 啊 云姑是我的恩人 啊

云姑是我的生命的鼓励者  

我的父母双双惨死之后 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我 云姑的父亲

他也差一点被警察捉去了 但经过许多人证明 幸得保安全 将我收

留在他家里 待我如自己的儿子一样 可是我总整日不住地哭泣 总是

想方法自杀 因为我觉着父母既然惨死 一个孤零零的我没有再活的兴

趣了 云姑不为着我 当然也是悲哀极了 她几乎连饭都吃不下去 她

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 她感觉我的态度异常 生怕我要做出一些自寻短

见的事情 于是她特别留意我的行动 我曾向她表示过要自杀的心思

她听着就哭起来了 她百般地哀劝我 她指示我将来一些应走的道路

唉 我的云姑 她真是一个可敬佩的姑娘 她的见识比我的高超几倍

她说我应当留此身为将来用 将来总有报仇的一天 她说 死了没有用

处 大丈夫不应当自寻短见 她又说 倘若我死了 她一定要哭死 试

问我的心能忍么 我觉着云姑的话合乎情理 她的颖慧的心眼实为

我所不及 于是我将自杀的念头就抛却了 并且我当时虽然想自杀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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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上总还有一件挂念而不能丢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 这就是

云姑 寄托我的生命的云姑 朋友 你们想想 倘若没有云姑鼓励着我

现在你们有与我李孟汉相处的机会么  

从这时起 云姑简直变成了我的温柔慈善的母亲了 她安慰我

保护我 体贴我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我虽然有同她生气的时候 但她

都能容忍下去 毫不见怪于我 唉 我的云姑 我的可爱的云姑 可惜

我不能再受她的柔情的润泽了  

这样平静地又过了两年 云始越长越好看 越长越比从前标致了

她的美丽 唉 我简直形容不出来 是啊 我也不应当拿一些俗字眼

来形容她那仙人般的美丽 也许世界上还有比我云姑更为美丽的女子

但在我的眼中 朋友 你们所说的美丽的女子 简直不能引起我一丝一

毫的注意啊 你们平素或笑我是老学究 不爱谈论女子的事情 唉 你

们哪里知道我的爱情如一块墓穴一样 已经被云姑整个地睡去了 不能

再容别人的占领呢 我并不是为云姑守节 乃是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云姑

更可爱的女子了 我领受了云姑的爱 这已经是我此生的大幸 不愿再

希望别的了 朋友 你们明白我么 你们或者很不容易明白我  

我已经是到了十六岁了 日本人 唉 凶恶的日本人能任我这样

平安地生活下去么 杀了我的父亲 逼死了我的母亲 这还不能令他们

满意 他们还要 唉 还要我这一条命 我不知高丽人有什么对不起日

本人的地方 致使他们一定要灭高丽人的种 一定要把高丽人杀得一个

不留 我年纪渐渐大了 日本的警察对于我的注意和监视 也就渐

渐紧张起来了 布满了警察要逮捕我的风声 云姑的父亲见着这种情形

深恐日本人又下毒手 说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捉去杀了 他老人家日夜战

兢兢地 饮食不安 我呢 我自己倒反不以为意的样子 一日 他老人

家把我喊到面前 四顾无人 他对我簌簌地流下了泪 我这时真是莫知

所以 他含着哭声向我说道 汉儿 自从你父母死后 我视你如自己

的亲生的儿子一般 你大约也感觉得到 我本想将你放在自己的面前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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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人 一则使你的父母在九泉下也能瞑目 二则也尽尽我对死友的义

务 况且我已把云姑许给你了呢 但是现在 我的汉儿 这高丽你不能

再居住下去了 日本的警察对于你 唉 谁知道他们怀着什么恶意呢

倘若你一有不幸 再遭了他们的毒手 那我怎么能对得起你 又怎么能

对得起你的亡故的父母呢 唉 我的汉儿 事到如今 你不得不早为脱

逃之计 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 就是今晚 你 你 你一定要离开

这悲哀的高丽 他年 啊 他年或有见面的机会 云姑的父

亲情不自己地放声哭了 我这时简直如晴天遇着霹雳一般 无所措手足

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朋友 你们试想我这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子 唉 一

个稚弱的我忽然遇着这个大难题 朋友 你们想想怎么样子解决呢 我

这时没有话讲 我只是哭 我只好唯他老人家的命是从  

但是我的云姑呢 她曾否已经晓得了她父亲这时对我所说出来的

意思 啊 贤慧的云姑 明大义的云姑 她已经晓得了 并且我怎么样

逃难的方法 都是她与她的父亲商量好的 她岂是愿意如此做吗 她

岂是愿意我离开她 忍心让我一个人去向异邦飘泊吗 不愿 绝对地不

愿啊 但是为着我的安全 为着我的将来 她不得不忍心将我送出悲哀

的高丽 唉 她是如何地难过啊 她的父亲向我说话的时候 即是她一

个人在自己的房内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即是她肝肠寸断的时候  

这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驾一只渔船 静悄悄地泊

于鸭绿江上一处无人烟的地方 伏在芦苇深处的岸边 在黑暗的阴影中

一对小人儿脚步踉跄地 轻轻地走到这泊渔船的岸边来 这是要即刻生

离的一对鸳鸯 任你是谁 唉 任你是谁也形容不出他俩心境是如何地

悲哀啊 他俩到了岸边之后 忽然将手里拿的小包袱掷在地下 搂在一

起 只是细微地呜呜地哭泣 不敢将哭声稍微放高些 我的汉哥 你

这一去 我希望你好好地珍重 我永远是 你的 只要世界

上正义存在 我们终 终有团聚的一日 我的云姑 唉

我的心 碎 了 我将努力完成你的希望 除了你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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